
张
洵
澎
的
人
生
历
程

秦
来
来

杜
竹
敏

! ! ! ! ! ! ! ! ! ! ! ! !"开创事业

正是因为父亲的宠爱，钟福梅打小就走过
了中国天南海北、不少地方，令她视野开阔，心
胸也比同时代的女性来得更为宽广。钟福梅小
学读书是在北京的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
小。后来因为打仗，钟老先生带着家眷又从北
京南下来到杭州，在杭州中国农工银行做经
理。后来又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人打到了
浙江，钟老先生又携全家来到上海。

上个世纪 !"年代，当时身在北
京的钟老先生，与马寅初先生成为好
友，经常往来。据钟福梅说，他们在北
京过春节，初一不拜年，唯独“马伯伯
家是个例外”，是一定会去拜年的。马
寅初先生是浙江嵊州人，钟夏生先生
是浙江诸暨人，同属浙江绍兴市管
辖，所以是同乡。同样客居异乡的两
个老乡，当然就走得比较近了。钟、马
两位虽是浙江人，却都爱看京戏、爱
看梅兰芳的戏。那个时候北京没有现
在这样的剧场，看戏在游艺园，就像
上海大世界一样的。有一次，钟老先
生做东，邀请马寅初观看梅兰芳的演
出，作陪的还有上海交通银行的张胜
一（音）。由于相识，梅兰芳先生还在
钟老先生的扇面上题了四个字，“梅兰同春”。
钟福梅清楚地记得，父亲当场拿了五块钱，作
为润笔谢了梅兰芳先生。后来因为打仗，老是
“逃难”，这把珍贵的扇子也在几次辗转迁徙
中失落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如果知道
今后自己的女儿会从事昆曲事业，想必钟福
梅一定会把这把扇子，当成自己的眼睛一样
爱护有加地珍藏起来的。北京生活期间，另外
一件事让钟福梅难以忘怀的就是，#$!%年 &

月 '!日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她跟随父亲排队
去瞻仰孙中山的遗容。钟福梅清楚地记得，那
个地方以前叫中央公园，孙中山去世后改叫
中山公园，就是现在天安门城楼边上的中山
公园。
虽然在北京的十余年，经历了军阀混战。

但是因为钟老先生理财有方，也积累了相当
的财富。!"世纪 &"年代，钟老先生带着夫人
和女儿钟福梅，从北京南下，来到上海开创自
己的事业。和一位也是浙江同乡、一个温州人
成为合伙人，在上海九江路开办了属于自己

的“瓯海银行”。
除了钟福梅，钟老先生膝下还有一儿一

女，都毕业于上海的复旦大学，也算得上学业
有成。不过，他们两位的婚姻算不上幸福。
那是上个世纪的 &"年代，钟老先生已经

落户上海，开办了“瓯海银行”并亲任行长。有
一次，钟老先生坐船去宁波，看到一个年轻
人，拿着一条席子，席地而坐在五等舱的外面

走廊上，钟老先生一看这位年轻人
相貌端正、精神不错，便上前与他攀
谈。交谈之时，这位青年的母亲也来
了，经介绍，原来这母子俩也是有些
来头，他们是老牌子“王星记”扇庄
的东家，只因手头缺了点儿“头寸”
正在犯难。

说起“王星记”扇庄，也是大名
鼎鼎。“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一提到扇子，大家就会想到“王星
记”。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王星
记”，与丝绸、龙井茶齐名，并称为
“杭州三绝”。

追溯“王星记”的品牌历史，就
是一个“扇子王国”的传奇故事。杭
州的扇子在宋朝时就负有盛名。清
朝光绪元年，扇工王星斋在杭州开

出了“王星记扇庄”。王星斋出身于制扇世家，
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制扇工匠。王星斋自小
随父学做扇子。他在继承父辈手艺的同时，苦
心钻研，!"多岁就已经成为当时杭州制扇业
的砂磨名匠。王星斋艺成后，在杭州三圣桥
“钱部记”扇子作坊做砂磨工。附近周叶闻弄
有个陈益斋开设的贴花制扇作坊，专为“舒莲
记”老扇庄加工制作高级泥金花扇。陈益斋一
家人都是贴花能手，贴花是加工泥金扇面的
一道主要工序。陈益斋知道王星斋手艺好，人
能干，就招他为女婿，把自己的长女陈英许配
给他。陈英在其父亲的传授下，亦做得一手好
泥金扇，贴花洒金。婚后，家里就是一个小作
坊，夫妻二人既有传统祖传手艺，又勤俭刻
苦，选料认真，制作精细，慢慢积累了一些资
本。在其岳父帮助下，又自立扇庄，精选一点
货坯，夫妻二人精工细缕，制造一点成品去零
星贩卖。当时能做这种高级花扇的作坊不多，
而王星斋制作的扇子又特别精巧，独具风格，
销售快，赚头好，因此发展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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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我就盼着这一天了！”钟波达也情
不自禁叫道。“你们到哪儿试飞？”
“张家界的天门山，我想明天下午出发！”
“你可选了个好地方(预祝你首飞成功！”

钟波达知道天门山可是世界上最好的竞技场
所之一，近几年里，各路“极限”高手相继献
艺。不知忻飞这次献演的是哪一出？

出来后不想陈苏红嚷着问他)“喂，这后
半夜的电话是谁打来的* 不会就是那个给我
们家添乱的年轻人吧？”
“你呀，也没想想老爸为什么特别喜欢

他* 知道夜这么深了他为什么还要打电话给
我？他的新无人机研发出来了( ”
“喔？那可是空天飞机哪！”陈苏红突然坐

起，若有所思。
这晚钟波达没睡上一两个小时，就早早

地赶到台里，在第一时间里找部主任李瑛。这
位年轻干练的女领导当即决定派辆采访车
去，说会专门去找台领导。只是时间过紧，技
术中心不可能派出摄像，说让小武跟他一起
去，他的摄像业务不输给专业摄像。“那好
呀，有采访车那正好可以让忻飞一同前往，既
帮他省点钱，也便于路上采访。”
而与此同时，马葛亮也在差不多做着相

似的工作)上报情况，求得支持。但部队走程
序更严格些，地方安全部门又得协调，好在前
一阵子就忻飞的无人机研发项目军地安全部
门有过沟通合作，“升级版”总好做一些，加上
熟悉情况的杨司令又调任军区空军任职，有
效地疏通了“瓶颈”。
随后马科与钟波达互通了情况，当然电

话里不便多说，一些用词他们两人各自肚里
明白就行了。“钟记者，待会儿我派人来给你
送上一个加密的可视对讲机。但愿我们俩就
像是‘哼哈二将’能护驾成功啊( ”
下午两点，忻飞和小门神按时来到了电

视台搭车，钟波达已提早等候在门口了。钟波
达看到忻飞时，很是吃惊，就见他经过这阵子

奋战已瘦得落了形，衣服皱皱的，眼睛带着血
丝，胡子拉碴，头发蓬乱，像陡增了七八岁。
啊，要出非常之成果就得下非常之功啊！好在
蚕蛹完成了蜕变，将惊人展翅了。
“嗳，我还带来了电动剃胡刀，路上给他

刨刨！”小门神起劲地表示。
“这倒不用了！”钟波达对小门神摆摆手。

本来马科长关照他要给忻飞化妆，以便路上
不被注意，但现在看来也无此必要了。他问忻
飞)“你们这次去有谁知道？”
“哦，林总知道，他派了梦韵作为公司总

部的代表，直飞张家界。还有尤记者，他挺关
心我的，我也通知他了。”
“是吗*”钟波达沉吟片刻，挥了下手，“那

我们上车吧，向天门山进发( ”依维柯面包车
里，采访装备他先前已搬上去了，还有压缩饼
干和牛肉干，以及李瑛主任特地到小卖部买
的牛奶和水果。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犹如离弦之箭，掠过一

系列城镇田野，第二天下午三点多已进入张家
界地面，此时雨后放晴，远望天门山，在一片起
伏的绿岭中拔地擎天，雾气氤氲，那千仞崖壁
上的透空溶洞真如通天奇门，洞后的一抹天蓝
深邃浸心，仿佛就连着宇宙黑洞。司机减速正
要转弯进市区找宾馆，但忻飞急不可耐叫道)

“别，别拐弯，今天我们就上山试飞( ”
“好，‘拣日不如撞日’，那就今天吧！”

钟波达一拍司机椅背，赞同道。他掏出手机
联系起梦韵和尤子奇，得知他们的飞机也已
到了。“好，那我们现在都赶到天门山的上山
处会合。”
刻把钟后，两拨人马就会合了，热切的招

呼犹如影视里两支红军队伍的会师。只是忻
飞和梦韵的相见，眼光热切却颇为尴尬。在前
时忻飞闷头鏖战阶段，给她吃了几次闭门羹。
梦韵为他寝食不安坐卧不宁，像是相思病却
又重于相思病。此时忻飞一脸歉疚，低声说了
几句旁人听不清的话。接着递给了她一个包
着的东西，她接过塞进了挎包里。这是什么？
谁也猜不透。
尤子奇举起也挂在胸前的望远镜。
“天门……真是妙啊，进去不知什么样？天

有九重，云有九霄，深不可测！”他看着忻飞和
小门神轮流背着一个高出肩头的背包上来，便
走到他们身边要帮上一把，却给谢绝了。


